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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阳诗歌两首

□许亮

（一）端阳采撷

丝丝粽叶如夸父的脉搏
流淌着几千年的上下求索
炎黄子孙的坚韧紧系在棱端
把华夏的赤诚包裹成故事流传

糯米的香气弥漫在这片热土上
抚慰着汨罗江悸动的血管
楚辞驾驭起龙舟一片修远漫漫
去寻觅那飘零入海的峨冠

曾经装满雄黄酒的窖池
承载不了庙堂的理想
却干涸了江湖的愿望
剩下的那一汪用手掬起
是三闾大夫的眼泪
在史记的竹简里沉淀风干

（二）汨罗之殇

契约论的扉页上
写满社会法则的孤愤
汩罗江的破水声里
激荡着历史车轮的回响

屈子吹响了龙舟的号角
曹沫的鼓声挥桨拍浪
吴起挥舞着王旗
问天借一霍去病横扫河西走廊

一个平凡的扑倒
一个生命的终结
一个时代要这样走过
听吧，大地在咆哮
那是雷电颂的绝唱
一曲最叛逆的九歌声中
怀沙开满晶莹的结晶体
来不及在乎后人的遗忘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
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
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
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

“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
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
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
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
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
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
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
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
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
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
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
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
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
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
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
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
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
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
责。

投稿邮箱：qlwbjrjy@163 .com
qq群： 229717843

割割麦麦子子
□齐建水

俗话说，麦熟一晌。上午还
泛着些许绿意的田野，经一阵
又一阵的热浪吹过，下午就换
成了一副金黄色的容颜，阳光
下一片灿烂，壮丽而辉煌，空气
里弥漫开诱人的、淳厚的麦香。

这是农民求之不得的振奋
人心的场景，但亲历过二三十
年前割麦子的人，无不对割麦
子那受刑般的苦累心有余悸。

清晨，还没等忠于职守的
公鸡报晓呢，父亲已催促一家
人起床上坡了。我惺忪着眼睛，
提着镰刀和绳子，跟着父母来
到地头，弯下腰来割麦子。一手
薅住密实的麦子，一手握着镰
刀，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地割。
想到这割下的麦子不久就要成
为可口的面条、馒头或油饼，心
中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加之清
晨空气凉爽，刚干活力道足，动
作又轻又快，就连割麦发出“刷
刷”的响声都觉得悦耳动听。

可没过多长时间，当燃烧
的太阳升起来，灼热的阳光连
同尖细的麦芒一起往肉里扎，
抬眼望一望远远的地头，那种
新鲜劲就烟消云散了，镰刀开
始变得钝起来，腿胀腰酸，汗水
浸入被麦芒扎伤的胳膊，滋滋
喇喇地疼。本想坐在田埂上歇
一会儿，前面的父亲回身催促
道：“磨蹭啥？快割呀！”我只好
吃力地站起来，擦几把汗，喘几
口气，再弯下腰去割。我知道，
并不是当父母的不体恤孩子，
而是“天时”不等人啊，一旦错
过了天时，一冬一春的辛勤劳
作就白费了，接下来的一日三
餐和向往的日子就要打折扣。

那时，农村刚刚实行土地
联产承包，家里一穷二白，既没
有牲口，也没有车辆，割倒的麦
子如何往场里运也是个大问
题。自家没有车辆，只好在别人

家中午休息的时候，借车往回
推拉。借不着，就靠人背，肩膀
上勒出一道道血印子。

中午，烈日当头，匆匆吃过
饭，就到场里去用铡刀铡麦根
子，然后把麦穗在场里铺摊开
来，让烈日暴晒。过些时间，翻
一遍，再过些时间，再翻一遍。
只有在翻场的空闲，才可以躲
在树阴下，倚着树干稍作休息。
而这时，勤劳的母亲仍在烈日
下挑拣着混杂在麦根里的麦
穗。干活的时候，心里头复杂得
很，一方面盼着来片云彩把骄阳
遮住，能凉快一点，一方面又盼着
太阳毒一些，把麦穗早点晒干。等
麦穗晒干了，我便跟父亲一起光
着膀子拉了碌碡，在麦穗上一遍
遍地碾压，身子崩成两副前倾的
弓。当时就想，家里什么时候能喂
头牛或毛驴该多好啊！

不知碾过多少遍，等麦粒
从麦穗上脱落得差不多了，就
用木耙或杈把麦秸挑开来，把
麦粒归拢到一起，选在有风的
时候，开始扬场。父亲是扬场的
老把式，手持簸箕，一扬一收，

把麦粒甩出一道道彩虹，他的
脸上也漾满了彩虹般丰收的喜
悦。

其实，麦收这段时间，最辛
苦的还是母亲。当家里的男人
们坐下来吸烟或躺在炕上歇息
的时候，她还要在烟熏火燎中
为一家人做饭。当然，那时做饭
是比较简单的，经过一个青黄
不接的春天，家里已没有多少
东西供母亲施展厨艺。调一盘
黄瓜丝，煮几个咸鸭蛋，做一锅
鸡蛋汤，也算对劳累了一天的
家人的犒赏。

吃了晚饭还不能马上休息，
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磨镰，
以备明天早起继续割麦子。

就这样受刑般地干上十来
天，直累得腰酸背疼，身上晒脱
了一层皮。打下的麦子还没来
得及入囤，村干部就开始催着
交公粮了，还有“三提五统”，一
算，差不多收成的三分之一，甚
至一半，原本喜气满满的心里
一下子凉了半截。等排队挨号
到粮所交完了“爱国粮”，这年
的麦收才算过完了。

但毕竟土地承包调动了人
们的积极性，人勤地不懒，庄稼
产量高了，家里有了余粮，又开
始种棉花等经济作物。过了几
年，家境渐渐好起来，父亲先是
请木匠打了架木推车，后来又
置办了拉车，还买了头毛驴，再
到收麦子的时候，就不像以前
那么累了。又过了几年，随着农
业机械化的普及，家里买了拖
拉机、收割机、农用三轮车，收
麦子就更轻省了。

前几天，陪同济南市摄影
家协会的摄影师去垛石镇拍麦
收，看到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

“突突突”在金黄的麦海中徜
徉，它们像一位位技术高超的
理发师，所过之处即剪为整齐
的寸头，一个来回就能卸下一
拖拉机斗的麦粒。站在一旁等
着耩地的拖拉机手说：“现在过
麦太轻松了，收割机走一遍麦
子就收完了，我再走一遍，玉米
又种上了，原来过麦半月二十
天干不完，现在连收带种也就
一两天，种田人赶上了好时候，
再也不用受过去那种苦了。”

回回头头，，就就能能看看见见父父爱爱
□徐建中

那年，我上初中，住校生，
每星期回家一次。

当时，我们都是骑自行车
上学，学校距家有20多公里，要
一个多小时才能骑到。每次上
学，父亲总会帮我把自行车推
到房子后面的长堤上，那条堤
蜿蜒向前，一直通向学校。骑车
前，父亲总是叮嘱我要小心看
前面的路、要走在路的右边、遇
见陌生人不要和别人搭讪。听
着父亲的叮咛，总觉他啰嗦，我
口上答应着，心中却不以为然。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父亲
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绿夹克，
赤着头帮我把自行车推到了长

堤上，我让他打伞，他摇头一
笑：“这点雨，怕啥！”但他却坚
持要我穿上了雨衣：“你还要骑
那么久的车，穿上，遮雨还可以
挡风。”听着父亲的话，我才注意
到风确实有点大，以至于当我骑
上自行车时，需要用很大的力
蹬，车子才会蹒跚向前。也许是
脚下用力太猛的缘故，刚骑了一
会，只听“哐当”一声，卸链了。我
停稳车，蹲下身去修正链条，猛
一回头，却发现父亲还站在原地
张望，由于距离有点远，已经看
不清他的面庞，但他的那件绿色
旧夹克在微雨中特别显眼，我的
泪，瞬间流了下来……

之后的日子，我很努力地学
习，并暗下决心，要用优秀的成

绩回报父亲。初中毕业，我顺利
地考上了中专；那年月，考中专
比考大学都难，是一件很了不起
的事。接着中专毕业，参加工作，
结婚生子。一晃，很多年过去，我
总感觉父亲一直在背后凝望着
我，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打盹，我
努力地向前，再向前。我要让父
亲放心，我要成为他的骄傲。

那一年，母亲打来电话，说
父亲病重，让我赶快回家。我一
下子蒙了，在印象中，父亲一直
是那个在长堤上屹立不倒的爸
爸啊，怎么就会病了呢？当我赶
回家中，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他
颤颤巍巍摸出一个存折本交给
我：“这是我这么多年积攒的一
点钱，不多，但可以为你买房减

轻一点负担……”我的泪又一
次倾泻而出。一直以为，我的成
绩就是父亲的慰藉，我一路向
前，却从不知回头。而父亲，却
在不经意间老去了。当我发现
这些，回头想陪他的时候，父亲
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是一种
怎样的心痛？龙应台曾写道：“我
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
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
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
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
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
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向前走，多回头；父爱，就
在回眸处。

母母亲亲的的状状元元粽粽
□付朝旭

每年临近端午的时候，离一学
期结束时也近了。此时的母亲，会
买回粽叶，买回糯米，组织一家人
一起包粽子。母亲曾说过，这粽子
一定要一大家人一起包，吃起来才
有味道。当时的我只知道好玩，倒
很是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母亲那时不知道听谁说了这
样的话，那就是吃了端午的状元
粽，高考的学生能够得高分，甚至
就连其它年级的学生也能考出好
成绩。于是才想着让我也动手跟着
一起包，图一个好彩头。

粽子在我的手上，总是那样不
听使唤，不是下面漏了，就是上面
包不紧。每到这个时候，母亲总是
轻声说：“手一定要这样包，绳子一

定要咬在嘴里，再用手这样缠。”在
母亲的指点下，粽子包成了，可是
模样却不太好看。

其实母亲包的粽子也不算
太好，可是为了过节，她还是坚
持每年都包。或许是吃了状元
粽的原因，有几年我的考试成
绩都在班上排前几名。拿到成
绩单的时候，母亲笑着说：“看
到没，多亏了咱家的状元粽，小
凌才能考这么好。”

时光如流水，再后来我上班
了，每到端午的时候，母亲再也不
组织一家人一起包粽子。她会提前
几天，将粽子包好给我送来。她对
我说：“天热，我一个人包了就行
了，不必让你也包。”

当然有时我也好奇问母亲，当
年包状元粽，真是想让我高中状

元？母亲笑着说：“哪有的事，就是
想着过节了，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
闹的。不过我也是存有私心的，那
就是想让你也学会包粽子，女孩子
家，总得会些手艺吧。现在你成家
了，我再把你叫回来包粽子，你婆
家会有意见的，这嫁出去的姑娘，
过节还是要回婆家的。”

母亲的话让我着实有些吃惊，
敢情包了那么多年的状元粽，母亲
只是想让我学会一行手艺。至于
是否能高中状元，母亲倒看得
很淡，她说女孩子家，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家，才是
最重要的。

今年又逢端午，母亲的粽子也
准时送到，吃着母亲包的粽子，品
着母亲曾说过的话，我感觉到自己
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 状元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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